
 

自 序 
 

2011 年初，当肇始于突尼斯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导致本阿里政权瓦解之

际，笔者正在迪拜机场转机，此前刚刚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完成赴苏丹观察南

苏丹独立的全民公投。回国后不久，中东变局（西方称“阿拉伯之春”）继续在

阿拉伯国家蔓延，并迅速导致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瓦解，利比亚、也门、叙利亚迅

速陷入严重动荡，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不久后便在内外夹击下迅速崩溃，也门实现

权力和平过渡后依旧动荡不安，而叙利亚至今仍处在看不到尽头的内战之中。转

眼之间，中东变局已持续六载。六年多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构成了中东

地区形势的典型特征，并突出表现为转型阿拉伯国家内部动荡、中东地区格局失

衡、“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肆虐等方面。 

从国家转型的角度看，经过几年的发展，转型阿拉伯国家主要体现为由乱向

治的国家、持续动荡的国家，以及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由乱向治的国家主要以

埃及和突尼斯为代表，其总体情况是其形势虽有所好转，但前景仍难容乐观；对

于也门、利比亚而言，目前尚处于教俗对抗、部落割据、教派冲突、外部干预、

极端恐怖势力猖獗等多种危机之中，国家政治重建严重受阻，经济与社会重建尚

未提上历史日程。此外，对于在中东变局中躲过一劫的部分阿拉伯国家如沙特、

阿尔及利亚、苏丹等，都不同程度面临低增长、高失业、政体脆弱等问题，尤其

是继承问题日趋凸显。 

从中东地区格局层面看，中东乱局的根源在于中东剧变、美国中东战略调整、

“伊斯兰国”异军突起等因素导致地区格局重建困难重重，始终难以形成相对稳

定的力量平衡结构。 

首先，以沙特与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的地缘政治和民族、教派对抗日趋固

化。过去几年来，沙特与伊朗围绕巴林、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展开了持续的代

理人竞争，双方的对抗已经日趋公开化、阵营化，并且呈现出龃龉不断但又不会

走向战争的“新常态”，其基本态势是解除制裁后的伊朗崛起的势头日趋明显，

而沙特虽然大国地位仍在，但因伊朗崛起、低油价冲击、外交困境、沙美盟友关

系倒退而陷入了严重战略焦虑。 

其次，传统地区大国权势异位，其力量重组远未到位。土耳其基于争夺地区

主导权、国内库尔德问题等多重目标四面出击，导致最终陷入被动，目前已从“阿

拉伯之春”初期的风光无限陷入多重困境。从埃及、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

列五大地区支点国家的力量对比态势看，除上述伊朗、沙特、土耳其三强争夺的

态势外，埃及因国内动荡和经济不振地位大降，但塞西政权正在谋求重振埃及地



区大国地位，其内外政策渐趋理性，其成为地区大国的基础依在；以色列在中东

变局中静观其变、低调从容，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更加顽固保守，但其安全环境

大幅改善，加之经济和科技实力雄厚，使其成为中东地区大国中的另类稳定国家，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东变局的最大赢家。 

最后，从大国关系的层面看，中东乱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和俄罗斯中东战

略的调整以及二者之间的复杂博弈。总体收缩和可控型领导构成了当前美国中东

战略的基本特征，而俄罗斯则在美相对退缩的同时不断加大对中东事务的介入，

同时以中东作为突破乌克兰危机后战略困境的主攻方向，进而使地区热点问题和

地区力量的分化组合更趋复杂化。 

总之，任何域内外大国都不具备单独掌控中东的能力，导致中东地区格局与

秩序重建更加艰难。目前的中东形势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对峙和冷战后美国的一

家独大，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与意愿继续下降，俄罗斯虽加大介入中东事务，

但仍是基于特定利益和目的的有限介入，饱受难民和恐怖主义之害的欧洲更无力

全面介入中东事务。 

在中东变局中，阿拉伯国家动荡与地区格局严重失衡，为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的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当前，具有实体化、准国家化特点的“伊斯兰国”

已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核心，成为大规模恐怖袭击的主要发起

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以及世界各地恐怖极端组织的效忠

对象。 

“伊斯兰国”的现实威胁主要包括：首先，“伊斯兰国”攻城略地、“治国理

政”不仅使东地中海地区民族国家体系面临瓦解的危险，其示范效应及其分支组

织的扩散还对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构成潜在威胁。其次，在

国际反恐联盟打压下，“伊斯兰国”采取内线阵地战与外线袭扰战并重的策略，

导致巴黎恐怖袭击后全球恐怖主义进入新的活跃期。最后，“伊斯兰国”恐怖力

量与难民问题相交织且不断外溢，不仅构成全球治理的难题，而且在国家、地区

及全球层面冲击不同文明的关系和族群关系，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已深受其害。 

“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威胁则更为严重。首先，“伊斯兰国”特别强调将

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付诸实践。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是“伊斯兰国”坚

持不懈地追求，其顽固性和毫不妥性远超过“基地”组织。其次，顽固坚持反对

什叶派极端思想。“伊斯兰国”坚持什叶派为异教徒，主张对什叶派根据“定判”

（判定某人为异教徒）原则进行杀戮。在当前中东教派冲突加剧的背景下，这种

极端主义思想极具蛊惑性。最后，“伊斯兰国”强调打击“远敌”（西方）和“近

敌”（世俗的阿拉伯政权及其支持者）并重，同时强调对任何反对者进行“进攻

性圣战”。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伊斯兰国”的核心影响力，弱化和根



除宗教极端主义已构成了全球性难题。 

中东变局发生六年来，中东地区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动荡给世人留下了以下

三点颇具教益的启示：首先，由中东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是转型国家走向长治

久安的必由之路，军事干涉、民主输出、颜色革命等外部强加的方式均无助于中

东国家的发展与稳定。其次，中东国家内部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国际社会合力支持解决发展问题尤其是转型国家和战乱国家的经济重建，是中东

地区实现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前提。最后，通过对话、协商、合作实现中东热点问

题的政治解决是中东地区形势由乱而治的必然选择，这是伊核问题得以全面解决

的根基所在，也是叙利亚问题等其他地区热点问题的努力方向。 

以上的判断是笔者对中东变局六年来中东形势的基本认知。近六年来，作为

一位从事中东研究二十余年的学者，出于研究兴趣和工作的需要，一直在跟踪瞬

息万变的中东局势，并用 80 余篇时政评论记录了自己对中东变局的不成熟思考。

尽管这些评论或源于自己的主动思考，或出于研究课题的被动驱使，或出于回应

媒体朋友的约稿，但当今天翻出发黄的报纸和杂志进行梳理时，却也发现自己的

评论与思考基本上围绕着阿拉伯国家转型、中东地区格局重组、恐怖主义反弹和

中国中东外交四大领域展开，前三个议题属于对形势的研判和分析，最后一个议

题属于中国学者无法回避的国家关怀。按照这一线索，笔者把 80 余篇评论编辑

成书，其内容包括四部分：（1）中东国家转型之难；（2）中东地区危机之深；（3）

恐怖主义反弹之猛；（4）转型中的中国中东外交。 

对于学者来说，撰写太多时政评论有被视为不务正业的风险，笔者也曾听到

过来自学界前辈的善意批评，并积极采纳，力图处理好时政评论与规范学术研究

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我基本坚持了三个原则：第一，坚持作有深度的评论，力

求使相关评论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历史纵深，超越就事论事的简单评论。第二，立

足于自身研究基础，不对自身无发言权的问题妄加评论。几年来，当面对媒体要

求评论自己并无研究基础的问题时，我都一一婉拒，尽量避免出洋相、出笑话。

第三，注意时政评论与学术研究的相互促进和相互转换，相关评论多是近几年所

承担研究课题的副产品，多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转换为对特定新闻事件和热点问

题的评论，或者把某些评论进行凝练升华融入自己的学术研究。当然，正如某些

前辈的忠告所言，撰写太多评论总归会对学术研究产生一定的冲击。相对而言，

笔者在 2011—2013 年撰写的评论较多，在 2014 年以后有意识地减少了撰写时

政评论的数量，因此 2014 年以来的评论多为结合年度形势总结和重大问题的评

论。 

时政评论面临的另一考验是其结论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今天把过去的

评论拿出来翻看时，聊以自慰的是，笔者的多数评论与后来形势的演进以及当下



的形势还能够有时间和逻辑上的延续性，起码没有太离谱的评论。例如，笔者从

中东变局之初就不同意将“阿拉伯之春”界定为“民主革命”，对其前景相对悲

观；强调阿拉伯国家转型的共性与差异，不看好伊斯兰力量的发展前景；强调要

重视叙利亚危机的外部因素，预测叙利亚危机或将陷入长期僵持状态；较早强调

恐怖主义反弹等观点，基本上与后来中东变局演进的现实相吻合。当然，必须敢

于承认自身在某些问题上的认知偏差，这是学者应有的诚实态度。例如，笔者对

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能否存续、伊朗核谈判协议能否达成的前景就较为悲观，尽管

没有提出过于直接的结论，但关于巴沙尔政权前景堪忧、伊朗核协议短期难以达

成的判断还是不可避免地渗透在无法抹去的字里行间。 

另外，不管结论正确与否，在几年来的评论中，笔者一直在尽力培养和塑造

自身的主体性，例如，例如，在中东教派问题的认识上，在许多人强调中东教派

冲突的情况下，笔者一直强调“勿用教派冲突简单概括中东问题”。又如，笔者

在中东变局之初就在评论中较早提出中国应加强对中小国家的研究，深化区域国

别研究，这一主张已经在后来和当下中国日益繁荣中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得到了体

现。再如，在中国介入中东事务的问题上，笔者一直强调要准确评估中东形势，

正确评估自身的能力、利益，准确界定身份和理念，坚持战略信心和战略耐心相

结合，既要坚持既有外交原则又要积极有所作为等观点，都体现了自身在某些争

议问题上的主体性认知。 

当前，由于工作更加繁忙尤其是为行政事务和科研课题所累，加之随年龄增

长精力日渐衰退，已经很难再有精力和热情撰写更多的评论，遂产生了把过去六

年关于中东变局的评论结集成册的冲动。我深知由于这些评论多是在特定事件的

情景下仓促完成，一定有许多不周全甚至是谬误之处，但这 20 多万字的评论的

确凝聚了一位中国学者对中东问题不间断的独立思考，它们也许可以作为一条线

索勾起中东问题研究者对中东变局的回忆和反思。最后，在这里谨对发表本人评

论的《光明日报》、《环球时报》、《东方早报》、《北京日报》、《文汇报》、《解放日

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和《世界知识》、《社

会观察》等时政刊物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东研究虽为社会科学研究偏僻一隅，但伴随崛起之中国与中东联系日趋紧

密，尤其是“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变革与转型之巨，当有无数艰深议题需要我

辈研究破解。 

是为序！ 

 

 

 


